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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埋藏的煤炭被掏空之后，上面的

沙、石、泥土等，会一重一重往下脱落 。

脱落波及地面，上面的一些建筑和土地沉

下 去 ， 水 慢 慢 流 到 低 洼 地 ， 就 形 成 了 湖

泊。我去过不少煤矿，一次又一次看见过

这样的湖泊。说实在话，每次我的心里都

有些愧疚。我之所以心怀愧疚，是因为我

也当过矿工，也在井下挖过煤。我挖过煤

的矿区，地表沉得也很厉害。因采矿对自

然生态造成了损坏，给大地留下了缺陷和

伤疤，对于矿区湖泊的形成，我总觉得自

己负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琢磨着，煤的资源用完了，是不是

可以把矿山的生态环境修复一下，把同样

宝贵的水资源利用一下，让它为矿区人民

造福呢？我后来才知道，在若干年前，已

经有一些煤矿开始了修复工作，并取得了

很好的效果。河北唐山的开滦煤矿，就是

一 个 范 例 。 昔 日 三 十 多 平 方 公 里 的 采 煤

区，经过多年的修复治理，已建成美丽的

南湖公园。

北京离唐山并不远，我一直想找个时

间去开滦煤矿看看。直到今年 5 月，我才终

于如愿以偿地去了唐山。那一次，我们参

观了开滦博物馆，还走进南湖公园。开滦

煤矿原为开平煤矿，开平煤矿变成开滦矿

务局之后，这座建于唐山市中心的机械化

采 煤 矿 井 ， 被 正 式 命 名 为 唐 山 矿 。 这 个

矿，矿工接续了一代又一代，但耸立在高

高井架上的天轮仍在不倦地转动，源源不

断地为国家提供着煤炭。

南湖公园太大了，一边是湖面，一边

是 森 林 和 绿 地 。 湖 中 碧 波 荡 漾 ， 水 光 潋

滟，游船往来，白鸥点点。湖岸上几乎被

多种树木和花草全覆盖，可谓绿树成荫 ，

鸟语花香。特别是正值春末夏初时节，满

树雪白的刺槐花正在盛开，浓郁的花香阵

阵袭来，沁人心脾。

唐山之前有挖煤堆成的矸石山和烧煤

形成的粉煤灰山。唐山大地震发生后，煤

矿沉降区破败得更厉害，成了人们抛扔生

活 垃 圾 和 倾 倒 建 筑 垃 圾 的 地 方 。 几 年 时

间，堆放的垃圾就达八百万立方米，成了

一座垃圾山。这样一来，市区里就有了三

座山，风来飞灰蔽日，雨来污水横流，春

天杂草丛生，夏季浊气熏人，很是糟糕 。

这里被人们说成唐山的“龙须沟”，严重影

响了市民的生活质量。在对煤矿沉降区进

行全面治理的会战打响之后，唐山人打造

了一座崭新的生态公园。他们把矸石山和

粉 煤 灰 山 变 成 一 座 山 ， 在 上 面 覆 土 ， 垒

石，绿化，使之变成一座不露任何煤矸石

和 粉 煤 灰 痕 迹 的 新 山 。 新 山 被 命 名 为 龙

山，是为了纪念我国第一台蒸汽机车龙号

机车在唐山的诞生。

我们边走边看，每看到一处美景，脑

海里就留下一幅美丽的画面：水中生长着

睡 莲 ， 那 些 睡 莲 有 的 开 红 花 ， 有 的 开 白

花，都是朝气蓬勃的样子；浅水处生长着

芦苇、菖蒲和茨菰，它们都是绿色的，却

绿得有深有浅……此情此景让我这个当过

矿工的人不再感到愧疚，而是感到骄傲。

像这样把煤矿沉降区变成美丽湖泊的当

然不止唐山开滦煤矿一家。随着生态文明建

设不断深入推进，各地有不少煤矿都在修

复、治理、美化，变成了诗意般的存在。据

我所知，江苏徐州贾汪煤矿建成了潘安湖，

宁夏石嘴山煤矿建成了景海湖，安徽淮北煤

矿建成的湿地公园也叫南湖，等等。在这些

碧波荡漾的湖区，有的迎来了大批候鸟，有

的出现了多年不见的珍稀动物，有的生态养

殖获得了丰收。总的来说，它们各有千秋，

美不胜收，都值得我们书写。

（原载7月17日《人民日报》20版）

独处的心境
（外一首）

□ 刘亚轩

扯下一片白云，留在心中

自由地徜徉

掬一捧浪花，洞见自身的

澄澈、明亮

与自然对白，寻觅着浪漫而清欢的

诗与远方

我喜欢这样独处

或泡一杯清茶，让一颗素心

静默成淡淡的素莲

或点燃一枝香烟，让丝丝焦灼

随烟雾消散

眼睛窥视内心，静听

血的喧哗、心音的搏动

心事珍藏如酒

用独处时的安然沉静

品析、释然

晨 荷

一汪盈盈碧池

莲朵似粉黛恰素雪

俏立在清凉间

偶闻几声蛙的叫喧

打破了四周阒然

晨风微启

摇来阵阵清香

吹落了荷叶上空灵的露珠

引来蜻蜓吻荷尖

出泥不染、花中君子

我们脱口而出的词句

正是，最好的礼赞

年前的冬夜
（外一首）

□ 初渺

偌大的空荡

快慰不了一隅的冷清

月儿安抚着烛光与睡意

却无法绑架影子与寂

一束束乘着火光的离弦的弧线

划破在寒风嘶吼中成群矗立的森林

浩瀚无边 炸成点点繁星

若隐若现 染织灯火通明

绚烂，斑斓，虚化了明朗和永远

仿佛淡褪夜的无边

此起彼伏的火花，消散中此起彼伏

升腾跌宕的喧闹，静默中升腾跌宕

盛大，喧哗，并着世界，并着精彩纷呈

并着攘攘熙熙，人潮汹涌

少年打点行装，

踏入混杂喧嚣和冷寂的人间

却未曾记得，当初捧在手心的明艳

寻一个永不失落的你

桥底背阴处匿着一丛风雨兰

与肆意生长的杂草为伴

夏日让绿意哗然

深陷万青，无法凸显

你本绚烂，你该灿烂，吐花即为璀璨

车水马龙退散着不甘

熙熙攘攘消逝着不甘

失落因不被眷恋和不曾心安

可仍倾力向阳舒展，向阳苒苒

我是这世界上微渺的存在

无惧风雨如磐

流云细雨也不曾停驻一番

花开更不会为我凭栏

沉湎于尘世的微茫，是步向泥沼

迎望自己的霞光，才知碧空方好

“你，仅为绵延群峰的矮丘下一道沟壑”

“不，世界是我的过客”

从不惊羡峥嵘与巍峨

向阳是为自己喜乐

无法怒放也不必失落

凡系以往，全然远方

今后只愿

独守自己的园地里，瞭望，徜徉

闲罢，便放歌一场

舞到尽兴，舞到不知疲倦，舞到光焰万丈

累了，便放声高唱

世界啊！别来无恙！

园地啊！来日方长！

团城地处山区，路况很差，八九十年

代，每个来这里的人都要饱受颠簸之苦 。

我经常遇到一位老太太，六十多岁，矮而

且胖，总是穿着一个肩膀到膝盖处的褪色

的红格子围裙。牙掉光了，满脸皱纹加上

乱糟糟的头发能吓哭孩子。她每次都是迈

着小碎步，推着自行车到团城赶集，车子

后架上挂着个铁筐，里边装着货。她卖的

东西很杂，袜子、种子、老鼠夹子、小孩

玩具都有。

她是五百户镇三百户村的，家里只有

一层老房，儿子四十多了还打光棍，自己

不赚钱，还经常找她要钱，娘俩经常在集

上吵吵。她来团城赶集可以抄近，村西往

南，从水峪村斜插过来，可是水峪村东有

个 50 度的陡坡，我骑三轮要用一挡才能爬

上去，她推自行车肯定不行，只好继续往

西，从五百户村向南，再到团城。这样一

来，路是好走了，却拐了个 90 度的胳膊肘

子弯，多走十多里路。步行往返 20 多里路

赶集，散集也舍不得走，下午三四点再回

去 。 每 次 看 到 她 便 百 感 交 集 ， 同 情 、 感

动，也为她那不争气的儿子叹息。她男人

是个谜，她自己很严肃很自豪地说，在部

队当大官，后来没了消息，以前还给家里

写过信，留过地址，让去那里找他，可惜

没找到，调走了。

她经常说会扭秧歌，还会唱歌，人少

的时候，卖袜子的小宋便让她给大伙来一

段。当时是夏天，后背晒得像被火燎，她

开始有些犹豫，说大热天的，不干。小宋

便 将 她 ， 问 她 到 底 会 不 会 。 她 一 边 说 不

去 ， 一 边 却 哼 哼 起 来 ， 后 来 干 脆 站 在 过

道，穿着花裤衩子又扭又唱。嗓子五音不

全 ， 跑 调 ， 忘 词 ， 沙 哑 ， 身 子 胖 再 年 岁

大，舞姿也是惨不忍睹。

不 管 别 人 怎 么 看 ， 反 正 她 自 己 很 开

心，还擦着汗问我咋样，说她年轻时经常

上 台 表 演 ， 每 次 都 人 山 人 海 ， 掌 声 哗 哗

的 ， 一 边 说 着 ， 又 唱 起 来 ： 花 篮 的 花 儿

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配合着歌

曲，她身子半蹲，双手捧花篮状向右前方

伸着，还特意让我看看是兰花指。我扭过

头笑，心说这才是不折不扣的穷欢乐，老

太太心可是真够大的。她唱完问我，摊位

上的矿泉水瓶子还要不，那里只剩一瓶底

水，我喝完随手放书上了。我说不要了 ，

她拿起瓶子头一仰把剩下的水一饮而尽 。

空瓶在嘴里控了又控，拿着瓶子走了——

她赶集卖货外带拾破烂，我有几次就看她

半路停下，到沟里或者地里捡塑料瓶、纸

盒子什么的。

我这里节假日人比较多，老太太没事

干，就好奇地凑过来看，有一次她自言自

语似地说，她也想进些书来卖。我也没当

回事，说卖就卖吧。

想 不 到 她 第 二 个 集 真 的 摆 了 一 片 书 ，

就在距离我十几米处。我这才明白，原来

她这阵子跟我套近乎，是窃取情报来了 。

说实在的，任何人看到这一幕，都会觉得

添堵。可是，不管我愿不愿意，都无权干

涉她卖书，就像别人没有权利限制我卖书

一 样 。 就 算 她 不 干 ， 哪 天 谁 看 着 赚 钱 也

干 ， 或 者 别 处 卖 书 的 来 这 里 卖 ， 也 只 能

顺 其 自 然 。 总 之 ， 事 已 至 此 ， 走 一 步 看

一步吧。

她毕竟新干的，书没我全，人不如我

熟，所以她那里冷冷清清，一般是好奇地

看几眼就走。扁担倒了不知道是个一字 ，

却要跟书打交道，怎么想怎么别扭。还有

进货问题。就说去鸦鸿桥，百八十里地 ，

我骑摩托就行，或者打个电话，批发站把

书 放 班 车 上 就 捎 过 来 ， 我 支 付 运 费 就 可

以，省时省力省钱。批发商跟她不熟，不

会给她发货，自己去，她比我还远二三十

里，不可能走着去，要跟着专门去进货的

车才行，而进货的车五天一趟，不是她想

去就去，除非她凑够一车人。为了站稳脚

跟，我加大投入，拓宽进货渠道，书更多

更便宜，老太太有的书保本就卖，还送一

支笔。这样一来，我这人更多了，特别是

放学时，总是被孩子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接 下 来 出 现 了 让 我 哭 笑 不 得 的 一 幕 ，

老太太看没人理她，竟然到我这里，弯下

腰拉着一个孩子衣服说，我这的书她那也

有，后来还回去，特意拿了一本，硬要让

孩子看。孩子们仍旧不理她，她像烈日下

的玉米苗，蔫头蔫脑地走了。

正热卖的是教辅书 《一点通》，我去进

货时，好几家批发站都被抢光了，进货的

在店里转着圈闹，店主也急，拼命打电话

催货。幸好，我手疾眼快，抢到了二十多

本。近些年买卖越来越不好做，学生在减

少，教辅书品种越来越多，卖书的也越来

越 多 。 印 刷 厂 不 敢 多 印 ， 批 发 商 不 敢 多

进，卖书的也是试探着卖，这样出现短缺

就不奇怪了。

我 把 手 里 的 二 三 十 本 卖 完 就 干 瞪 眼

了，没买到的孩子急得直跺脚，我只好告

诉 他 们 下 次 再 买 。 要 是 以 往 ， 学 生 只 好

等，可这次不一样，有了这老太太添乱 。

孩子们一窝蜂奔她跑去。

老太太愣了，孩子拿起书要买，她才

看 见 亲 孙 子 似 的 眉 开 眼 笑 。“ 快 点 ， 快

点！”孩子们的催促下，她才手忙脚乱地找

书、收钱。她还真有一套，竟然提前把书

备好了，真是用心了！

孩子们把钱塞给她，拿着书就急急忙

忙跑了。老太太向四周张望一会儿，看没

人了，就低下头收拾书，她心里肯定乐开

了 花 ， 体 验 着 “ 漫 卷 诗 书 喜 欲 狂 ” 的 快

乐。眼睁睁看着书被她卖掉，到嘴肥肉让

别人抢过去吃了，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 ，

挥之不去的丧气在心里蔓延。之前我还替

她捏把汗，甚至等着看她笑话，不料瞬间

打脸。以往我卖完书都会把集从头至尾遛

一遍，看看有没有该买的东西，有没有便

宜货，这次是一点心情没有，好歹收拾收

拾准备回家。

我临走时往老太太那里看了一眼。她

买了几个烧饼，打开塑料袋闻了闻，轻轻

地放在钱包里，然后坐在一块石头上吃午

饭，她每次都从家里带水带饭，水是用矿

泉水瓶子灌的，饭一般就是菜馅盒子。她

吃得挺香，咬几口盒子喝一口水，干瘪的

嘴巴快速扭动。

我 忽 然 想 起 妈 妈 。 天 下 母 亲 千 差 万

别，但爱子之心无异。

第二个集日，我刚到集上就看到老太

太被一群孩子围着，难道是她又有啥好书

或者新花样吸引了那么多孩子？这可真是

怪事。老太太那里传来吵闹声，听不到老

太太说话，主要是孩子七嘴八舌的抱怨 。

过了一会儿，大概孩子该上课了，急匆匆

跑学校去了。

老太太雕塑似的立了好久，后来把扔

得乱七八糟的书拿起来看了又看，她不识

字，不知道能看出个啥。

她向我走来，她手里拿着一本书，到

我面前直入主题：老师，你看看我这书咋

卖不出去呀？学生买了又都给退来了。我

接过书来一看恍然大悟，原来她把五百户

学校用的书跟团城这边混了。五百户属于

天 津 市 ， 用 的 是 人 教 版 ， 团 城 属 于 河 北

省，用的是冀教版，两种版本风马牛不相

及 。 这 两 种 教 辅 是 同 一 出 版 社 出 版 ， 版

式、印刷、薄厚、封面设计都一样，唯一

区 别 是 封 面 右 下 角 和 书 脊 上 有 “RJ”“JJ”

标志。我告诉老太太，右下角有“RJ”的

是人教简写，五百户用的，“JJ”是冀教简

称，团城用的。

我说整个批发市场都没货，她怎么变

戏法似地拿出这么多！

老太太似懂非懂，只是用绝望的眼神

和近似哀求的语气问我，这可怎么办好？

能有啥好办法。没卖的尽量退回批发

店，或者换别的书。学生退回来的，特别

是脏了的，写了字的，就不能退了，到五

百户集低价处理，那边学生不认这本书 ，

他们爱买的是 《英才教程》，出不了手就只

能卖废纸了。

废纸？她半信半疑，后来又问，给我

行不，我没说话，她以为我没听清，再次

问，把书给我行不行。我说，没有你这么

干的吧？她说，你是老师，是文化人，不

能跟我这大字不识的人一般见识。我蹲下

摆书，她转身离去。

做买卖有这种事其实稀松平常，但对

她来讲，无异于二战时期美国在广岛投下

的两颗原子弹。那以后她不进新书了，继

续卖杂货，剩下的书风吹日晒后，封面卷

起，书页泛黄，直到她从集市消失，那几

本书也一直陪伴她。

后来，政府为了保护水资源，号召附

近的村庄集体搬迁，其中就有老太太家 。

政府在城里给他们盖了楼，搬迁户得楼又

得钱。政府救了她，搬走后她不再赶集卖

货，安度晚年去了。

卖不出去的书
——《赶集》系列之三

□ 刘敬君

矿区的碧波
□ 刘庆邦


